
潮头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主编：曹辉

副刊 2026年 4月 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廖慧文 版式编辑 吴广

07

近日，周杰伦新专辑上线，其中

有一首《湘女多情》，将地域文化写入

了流行歌曲。作为广泛流传的地域文

化印象，“湘女多情”是近代以来逐步

形成的。但这背后，藏着一段又一段

流传千百年的传奇故事。

在楚地湖南，我们的浪漫基因，

藏在比“牛郎织女”更为古老的“二妃

传说”里。产生于战国而成书于秦汉

的《山海经》中记载：“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

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

雨。”

真正为这个传说注入文学灵魂

的，当属屈原。屈原的独到之处在于

再诠释帝妃之爱情原型，丰富和扩大

了二妃爱情悲剧的内涵。“沅有芷兮

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

夫人》那种爱而不得、若即若离的情

感，成为湖南爱情文学永恒的主题。

湘水之畔的执着等待，洞庭波上的无

尽愁思，为“湘女”铺就了特有的浪漫

深情底色。

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条，讲

述了郑交甫与“江妃二女”人神交往

之事。与《山海经》中“左右手操蛇，多

怪鸟”的二妃形象不同，此时的二妃

已完全人格化、亲切化。她们带着神

秘美妙的光环，以袅娜姣好的面容出

现 在 缥 缈 氤 氲 的 江 汉 水 畔 ，情 节 曼

妙、笔意美洁、想象丰富。小说家将人

神之间的短暂遇合又永恒分别的惆

怅迷惘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颇有屈

原《离骚》奇谲曼妙的遗风。

继刘向之后，张华、任昉等人继

续叙述二妃传说，张华《博物志》和任

昉《述异记》皆称舜死后，娥皇、女英

两位帝女闻此噩耗，一路寻觅至湘水

边，悲痛万分，她们的泪珠滴落到竹

枝上，斑斑如血，便有了斑竹。此后，

斑竹便成为二妃传说必不可少的元

素，令这段传说更添几分凄美哀婉的

韵致。

至唐代，人们热衷于将神女世俗

化，“二妃”也不例外。她们在小说中

摇 身 一 变 ，幻 化 为 尘 世 中 的 痴 情 女

子。卢肇《萧复弟》中会弹古琴的萧复

弟于“沅江口”访遇“二美人”，为其弹

奏《南风》一曲，二美人听闻，掩面而

泣，后被告知此二人实为舜之二妃。

沈亚之《湘中怨解》发生在一个晓月

朦 胧 的 清 晨 ，太 学 书 生 郑 生 在 洛 桥

下，邂逅了一位正在哭泣的女子。这

位美丽的女子自称是一位孤儿，因受

嫂子的虐待，决定赴水而死。郑生怜

其孤苦无依，又爱其美貌，将她带回

家，并起名为汜人。郑生家境贫寒，汜

人常开箱取出精美绝伦、价值千金的

缯帛，换钱贴补家用。几年后，郑生将

游长安，临行前夕，汜人向他坦陈自

己是湘中蛟宫龙女，谪居人间，如今

谪期已满，她必须离开。十多年后，郑

生 到 岳 州 探 望 兄 长 ，上 巳 日 登 岳 阳

楼，望着浩渺烟波，不禁悲从中来，思

念汜人，作诗寄情。不承想汜人忽然

现身于波涛之中，回赠诗句以表对郑

生 的 依 恋 。这 对 恋 人 在 洞 庭 湖 畔 重

逢，却随即又被风浪隔开，故事在哀

婉的氛围中戛然而止。情、景、人在如

诗如画的洞庭湖畔交互共情，共诉这

如一汪湖水般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

在唐代关于“湘女”的小说中，最

为 精 心 构 撰 的 是 李 朝 威《洞 庭 灵 姻

传》。柳毅因科考不中，前往泾川访友

途中，偶遇在荒野牧羊、备受苦楚的

龙女。龙女泣诉遭遇，恳请柳毅代为

传书，以求救赎。他慨然应允，为其传

书至洞庭龙宫。龙女的叔父钱塘君见

信勃然大怒，即刻救回龙女，并强令

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却因传信本是

急人之难，并无私心，更不满钱塘君

言语傲慢，遂告辞离去。然龙女早已

对柳毅心生爱慕，后化为人间卢姓女

子，嫁与柳毅。最终二人移居洞庭仙

宫，过上幸福生活，得以长生不老。

在这些故事中，“湘女”不仅性情

温 柔 ，容 貌 美 丽 ，而 且 多 才 多 艺 。其

中，尤以《湘中怨解》里的汜人才情出

众，她不仅能吟诵楚人《九歌》《招魂》

《九辩》等篇章，还经常仿其格调作怨

辞，辞藻绮丽绝伦，世间无人能及。

她拟骚体《光风词》：

隆佳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

顾室荑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

见稚态之韶羞兮，蒙长霭以为帏。

醉融光兮渺 ，迷千里兮涵洇湄。

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婑娜之秾条

兮，骋盈盈以披迟。

酡游颜兮倡蔓卉，縠流倩电兮石

发随旎。

既暗示了汜人的来历，强化了地

域色彩，又营造出浓郁的抒情氛围，

让楚辞与唐传奇巧妙融合，“颇得《九

歌》遗意”。

此外，这些故事中的女性更有着

忠贞不渝的高贵品格。《洞庭灵姻传》

中的龙女便是典型，她在情感抉择中

不看重物质、名利和地位这些外在因

素，更青睐对方的人品，因此她发誓

将心许之，非柳毅不嫁。最终几经周

折，终于如愿以偿，与心上人相守。

唐人小说中的“湘女”群像反映了

时人对理想爱情的憧憬、对美好婚姻

的向往，以及对湖湘自然和人文地理

的深切感知。通过人神之恋这种超现

实主义的书写，传递出时人对“湘女”聪

慧果敢、精诚执着品质的期许和欣赏。

宋代小说家在承接前人的基础

上，巩固并更新了时人对湖湘地区的

地方认知和情感依附。比如《谭意哥

记》讲述谭意哥因双亲亡故、家道中

落而沦落风尘，却以出众容貌与过人

诗 才 为 时 人 所 赞 。后 遇 汝 州 人 张 正

字，二人一见钟情，意哥托付终身之

愿。然张正字迫于家庭反对，背弃前

盟另娶新妇。意哥得知后，修书斥责

张生，随即闭门谢客，独自抚养幼子

成人。三年后张妻病故，张正字重访

意哥，她却道：“子已有室，我方端洁

以全其素志。君宜去，无浼我”，尽显

刚强自重之性格。最终张正字明媒正

娶，二人夫妻偕老。

《王幼玉记》叙衡阳女子王幼玉，

容貌与歌舞皆冠绝同辈，与豪俊之士

柳富偶然相遇，彼此倾心相爱。后因

幼玉之妹反对，柳富不敢前往相见，

幼玉便悄悄前去私会，愿以身相许，

并 剪 下 一 缕 青 丝 相 赠 。柳 富 相 思 成

疾，幼玉日夜思念，派人悉心照料。柳

富病愈后以长诗相赠，后因亲人催促

归乡，幼玉偷偷前去送别。然久盼柳

富 不 归 ，幼 玉 终 因 相 思 成 疾 郁 郁 而

终，魂魄来见柳富，留下“来世再会”

之约。

《义倡传》则讲述秦少游被贬郴

州，途经长沙，与一位歌妓演绎的生

死 缠 绵 故 事 。歌 妓 身 属 乐 籍 ，通 诗

词、晓 音 律 。二 人 一 见 如 故 ，朝 夕 相

伴 。歌 妓 不 仅 以 歌 舞 慰 藉 少 游 贬 谪

之愁，更常与他论诗谈文，彼此引为

知 己 。然 聚 散 无 常 ，少 游 需 继 续 南

行 。少 游 走 后 ，她 闭 门 谢 客 ，誓 不 负

少游。这一别就是多年，少游竟于藤

县 离 世 。歌 妓 步 行 几 百 里 为 少 游 吊

孝，哀恸而死。

与唐人小说中的湘女形象相比，

我们发现宋人笔下的湘女已从缥缈

的仙女蜕变为尘世中的民女，甚至是

身份低微的乐籍女子；但她们的性格

之坚韧、气质之独特，较之仙女却有过

之而无不及。她们并未因身份低微而

自甘沉沦，反而以卓越的才学、高洁的

品格与端方的德行令人叹服——谭

意哥凭借超群诗才赢得太守赏识，得

以脱离乐籍；王幼玉面对达官贵人的

追求不为所动，坚守本心。

宋人对至贞至纯“湘女”的塑造，

暗含一种逻辑：身份卑微的女性尚且

能以高洁之姿为世人所激赏，那么身

份原本就优越的士大夫又当如何自

处呢？作者借讴歌“湘女”的坚贞来教

化世人之意不言而明。这一形象的塑

造实则联结的是二妃刚柔并济、屈原

忠直不迁的审美传统，小说家在作品

中唤起了读者所熟稔的矢志不渝的

爱情回声。而这种忠贞精神与历史沧

桑感，正是湖湘地区特定的“精神结

构”所在。因此，宋人小说家对“湘女”

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湖湘地区本

身，还反映了时人对此地的理解，保

留着对某种特殊文化记忆的深切眷

恋。

“湘女多情”的意象还在明清小

说中多次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

过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秋练》里

的故事：洞庭湖上的白骥精白秋练，

因听经商的慕生在船上吟诗，竟相思

成疾。她的母亲将她送至慕生舟上，

秋练“病态含娇，秋波自流”，慕生应

秋 练 之 请 ，吟 王 建“ 罗 衣 叶 叶 绣 重

重”，秋练病愈，二人随即“互相爱悦，

要誓良坚”。后来慕生卧病不起，秋练

为他吟诵“杨柳千条尽向西”“菡萏香

连 十 顷 陂 ”，慕 生 听 罢 一 跃 而 起 ，笑

道：“小生何尝病哉！”再后来，秋练随

身携带的洞庭湖水耗尽，性命垂危之

际，她恳请慕生每日为她吟诵三次杜

甫的《梦李白》，以维系身体不朽。半

月后，慕生的父亲带回湖水，秋练得

以死而复生。

直至近代，仍回响着“湘女多情”

的余韵。清末民初的徐珂在《清稗类

钞》中记载了湘军将领彭玉麟与梅姑

的一段传说：邻家女子梅姑，因倾慕

彭玉麟的才学，一心盼着能与他相守

一生。奈何造化弄人，这段情缘终是

未能圆满。梅姑带着遗憾离世，彭玉

麟深感痛惜，发誓要绘制十万幅梅花

以 示 纪 念 。此 事 同 样 见 于 易 宗 夔 的

《新世说》。尽管《清稗类钞》的记载真

假难辨，可彭玉麟一生确以“梅痴”自

许。现藏于长沙图书馆的《彭刚直公

诗集》里，处处可见他画梅、咏梅的痕

迹。世人称他的梅花为“兵家梅花”，

把他的梅花画作与咏梅诗合称为“梅

花百韵”，他的梅花画作上，常盖着一

枚“一生知己是梅花”的印章。这让人

体会到，你仍是我漫长余生里月光般

的皎皎，是缅邈光阴里珍而重之的爱

恋。

总之，在经历了“无数时光折叠、

无数文字浸润、无数风流汇聚”之后，

“湘女”已成为一个集诗与美、浪漫与

深情、温柔与缠绵于一身的集合体。

她们是毓秀山川孕育的灵韵化身，是

文人诗性与理想的鲜活载体。经由历

代文人不懈倾注的笔墨、想象、信仰

与情感，最终在我们的文化中凝结成

集体意识里的“湘女多情”，影响着后

人对这片土地的整体认知。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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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左宗棠墓地近期整修一新，

我怀敬前往仰之。

3 月 25 日上午，久雨初晴，阳光格

外温煦。沿途经过的宽阔街道、层叠的

高楼、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郊外的旷

野、绿树掩映的农舍，展现出一派清

新、生机盎然的早春蓬勃景象。此情此

景，牵动我浓浓的岁月乡愁，和对左宗

棠喋血收复新疆的深沉记忆。

左宗棠（1812 年 11 月 10 日—1885

年 9 月 5 日），晚清重臣，政治家，军事

家。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左家

塅（今金龙镇新光村）。少年家境贫困，

他曾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回忆“吾

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

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

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

尝不泣下沾襟也。”生长在这样环境里

的左宗棠，凭着自己尽心研读有用之

书，渐次抵达“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

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宏志心境。

墓地坐落在长沙市雨花区跳马

镇白竹村的一个山坡上。眼前整修如

初的墓地，又增加了一片绿茵茵的草

地和宽广的停车场。站立在石板台阶

入口处的两尊石马和从原护墓老屋

旧址泥土深处挖出的两只石羊，经擦

洗修饰后，抖去了岁月尘埃，还其通体

圆润透光的肌理。健步登上数十级石

阶，“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

墓”便出现在眼前。伫立墓地石砌的平

台，我细细观察墓前置放的石桌、石

鼓、石香炉，感觉有一股伟烈磅礴之气

在胸中激荡。顺着墓庐面朝西北方向

望去，眼前是一片望不尽的苍茫。两侧

华表上雕刻的“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

川陇道塞柳长青”的对联，拨亮了我的

眼睛，我仿佛看到天际泛起无边柳色，

耳边响起了声声马蹄。

我们排成一行，向左公墓躬身行

礼。

天之高，地之厚，江河之远，高山

之巍，岁月更序，日月流光；惟有这左

公墓，如其忠义魂魄，伟岸身躯，会永

远立于山巅沉吟“宇宙古今融彻于心”

“民乎于己”“衰年报国”的家国情怀。

从墓地归来，我们走进由民居改

造的“左宗棠生平陈列室”。这栋典雅

的两层展馆，氤氲着历史风云与边塞

烽烟。在展室内细心浏览墙上图片、

详尽的文字说明，柜中陈列的左宗棠

著述和壁间历代名人对左宗棠的评

语题词展板，感知着“天地正气”带给

人间的无尽缅怀与精神烛照。正如著

名历史学家缪凤林先生所言：“自唐

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

功劳最大的第一人。”清光绪帝亦有

颂词，称其“伟烈长垂青史”。

陪同我们登山祭拜的，已 80 岁高

龄的黄志清老人，是黄氏家族第四代

守墓人。他从 1985 年开始，已在这里

守墓 40 余年。现在他又把接力棒传到

了儿子手中。老人告诉我，自 1886 年 1

月 23 日左宗棠葬于此地（当时属善化

县杨柏河），他的先祖也从这年开始，

自愿到这里守护墓地，至今 140 年。现

在他儿子接班已经是第五代人。老人

道：“我们这个家族，就是敬仰、敬重

左宗棠，我们会教育子孙，世世代代

守护下去，成为家族的忠孝文化传承

与英雄崇拜的自觉行为。”

太阳移向了中天，万道霞光洒满

山川。我看到山村农舍门前池塘边的

柳树，抽出无数柔软绿丝绦，在风里

悠悠摆动。此时，让我想起了 3 年前为

了创作电影剧本《左宗棠》，去探访柳

庄的情景。

柳庄位于湘阴东乡柳家村（今樟

树铺柳庄村），是左宗棠 32 岁时，用教

书积蓄的薪水购置田土，并由他设计

监建的一座拥有 48 间房屋的砖木结

构住宅。因挚爱柳树坚韧不折的顽强

生命力，他起名“柳庄”。左宗棠迁入

柳庄新居后，自称“湘上农人”。在这

里开始了研习农事，深探舆地、兵书、

荒政的农人生活。同时他根据种稻、

种茶、种柳、植竹等实践，写出了《朴

存阁农书》，这为他之后“置省开屯”

“ 万 里 输 官 稻 ”“ 边 疆 种 柳 ”“ 收 复 新

疆”的雄伟壮举奠定了基础。

我在柳庄的庭院内外信步徘徊。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池塘南北岸各

有一株 4 人合抱的枫树和柞树，冠盖

如云，树干如柱，人称“仙树”。就这两

株左宗棠心仪的仙树，让我当时就想

起 了 ，至 今 倍 感 神 奇 而 不 知 其 解 的

“湘江夜话”。那是道光二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一（1850 年 1 月 3 日）林则徐从

云贵总督任上告病回乡，途经长沙，

舟泊湘江，约见左宗棠。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船上看到

比自己小 27 岁的左宗棠，便“一见倾

倒，诧为绝世奇才”。两人畅所欲言，

“ 舟 次 宴 谈 达 曙 无 所 不 及 ”，重 点 是

“谈及西域时务”。与左宗棠告别时，

林则徐将他在新疆收集整理的地理

观察数据、中国战守计划、俄国对新

疆的政治、军事动态等宝贵资料全部

交给左宗棠，并深情嘱咐：“吾老矣，

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老夫

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

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而西

定新疆，舍君莫属。今我的数年心血

献与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谁能想到，这一次“湘江夜话”26

年后，已年至 64 岁的左宗棠，果然奉

命率兵西征。最后他抬棺亲征，气壮

山河，收复 166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后

又殚精竭虑，安定西陲。

这桩真实的历史事件，让我在创

作电影剧本时，不止一次击案惊叹林

则徐的识人大智与神妙预言。左宗棠

赤胆柔肠，他在风雪边关，寄回柳庄

的家书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情：“西事

艰阻万分，人人忘而却步，我独一人

承担，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于

儿孙，留点榜样在人间。”默读此书，

我不禁热泪盈眶。

下午的太阳更加温暖，灿烂的光

焰把湘江两岸的城廓和宽阔林带，照

得格外巍峨和葱郁。返回省城，穿过

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我又登上了东

岸江堤，朝河西凝望。就想用目光去

寻回当年林则徐与左宗棠夜话时，泊

舟码头的旧影。可如今，江上千帆竞

发，江边游艇如织，不再见古船篷影，

只看到舱口灯火，仍在闪烁，激起我

心潮逐浪，让我深切感觉浩荡湘江，

涛声依旧。

伟烈长垂青史
——访左宗棠墓地

谭仲池

湘江头条

左宗棠墓。 长沙市雨花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左 宗 棠 在 陕 甘 总 督 任 上 。

（1875年俄国摄影师鲍耶尔斯基

在兰州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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